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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一叶总关情
——父亲马允伦与他的43本著作

■马邦城

先父辞世快9个年头了，不思量自难

忘，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眼前。兴

许是惯性思维作祟吧，当我写完一篇文章

之后，常在一闪念间，总还想将稿件交由

他来审阅。蓦然一怔，父亲早已离世，我

俩那种“疑义相与析”的日子，也一去不复

返了！每思及此，内心顿感空落落的，仿

佛缺失了一块……

我与父亲的关系有点特殊，虽为父

子，却亦师亦友，一起搭档写作20余年，

曾合作出版过12本书、发表过数十篇文

章。都说知父莫如子，这天底下，我应该

是最了解父亲的人。

(一)
先父马允伦（1926—2011），出身书

香门第。先祖父马翊中，系晚清秀才，省

文史馆馆员，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多年

在家乡执掌教席，温州新闻界元老赵超

构、马星野均出其门下。先祖母蔡墨笑，

毕业于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学堂

——天津北洋女子师范，曾任平阳县立女

子小学校长。

父亲幼承家学，喜好文史与写作，上

小学时就崭露头角,在叶圣陶主编的《儿

童时报》上发表作文，并以全县第一名成

绩考入平阳中学。1949年浙大毕业后，

参加省干校二期培训，1950年调至瑞安

中学，在那里教了28年历史。

父亲初到瑞安时，我尚在襁褓之中，

是在瑞中校园里长大的。记忆中还保留

着他带我去见孙正容老先生，要我叫他

“老师公”时的情景。后来，我搬住到母亲

任教的瑞安县小，直到1963年考上瑞中

后，才又过来与父亲同住教工宿舍。

父亲是我的历史课任老师。当年，历

届瑞中新生入校的第一堂课，就是听父亲

主讲由他编写的《瑞中校史》。他熟识历

史，对教材了如指掌，所教的历史课，堪称

瑞中“一绝”。每次上课，从不看课本与教

案，而是胸有成竹，娓娓道来，淡定从容。

其间，还不时穿插温州地方乡土历史内

容，让学生听得入心入神，津津有味。当

同学们对父亲的教学发出由衷的赞叹时，

我心里不由地充满了自豪。

父亲上历史课，还有一个号称“标准

钟”的拿手绝活，正如上海瑞中校友蔡延璜

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每节上、下课，马老师

都绝对准时,当他踏进教室那一刻，正好是

上课铃声响起；当他授课完毕、戛然而止

时，又正好是下课铃声响起。从来不会拖

堂，哪怕只是一分钟。而且节节如此，天天

如此，年年如此！可见他对教学之用心。

父亲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极

少参加文体活动，教学之余，唯一的爱好

就是看书写作。瑞中副校长黄吉光当年

就住在父亲隔壁，他曾亲口对我说，你爸

确实勤奋，我半夜醒来时，看见他的房间

总是亮着灯光。

那些年，父亲除了在《人民教育》《浙

江教育》《历史教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外，还相继出版了《浙南金钱会起义》《航

海家郑和》《古代名将的故事》《程咬金》

《冯子材大败法军》《张俭选布》6本历史

读物，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200余篇文

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笔耕成果，

却成了所谓借古讽今的“毒草”文章。父

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二)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得以平反恢

复名誉。1978年夏，他参加浙江省高考

历史试卷评阅工作，考生历史知识之贫

乏，在痛心之余，深感作为一名历史教师，

向年轻一代传授历史知识是何等重要。

于是，搁笔十年，他又重拾初心，再次投入

创作之中。

这一年，他被抽调到温州，参加全国

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

作。之后，留在温师院任教直至退休。在

温州的这些年，父亲迎来了人生创作的

“井喷期”。他夜以继日，奋力笔耕，分别

在京、沪、浙、辽、川等12家出版社，连续

出版了30多本历史读物。此外，还发表

了历史论文、历史小说、历史故事等200

余篇。多部著作获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并被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古代军

事家故事》等十多本书，被荷兰莱顿大学

汉文图书馆收藏。他还把我也带上了创

作之路，其中有12本书，就是我们父子合

作的产物。

我清晰地记得，我俩最初的合作是在

1982年，第一本书是《包拯审案》。当时

我正患乙肝，久治不愈，心情郁闷。父亲

从温州过来看望我时说，有两家出版社同

时约他写书，实在忙不过来，问我可否帮

他写点东西。于是由我根据父亲提供的

史料，先写成故事，再让他修改把关。

想不到我试写的几篇，父亲看后都挺

满意，还说我很有写作的潜质与天赋。书

稿寄北京中国少儿出版社后，果然得到认

可。我信心大增，接下来更是一发而不可

收，又先后与父亲合写了《腥风血雨话当

年》《戊戌变法故事》《康熙皇帝的故事》

《中国古代改革家故事》等书。同时，我俩

还联手在《历史文学》《青年一代》《少年文

艺》等刊物发表了多篇历史小说与故事，

后来汇编成《韩世忠大战黄天荡》一书，由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时，台湾与大陆的民间文化交流日

趋频繁，父亲的著作也随之传到海峡彼

岸。他的《将略奇才》与我俩合作的《包青

天审案》在台湾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台

湾省光复书局慕名约请父亲担任30卷的

大型画册《画说中国历史》的历史顾问，并

请他撰写了其中九、十两卷的文字说明。

1994年9月，台湾省国语日报社还将

我俩在大陆刊物上发表过的15篇历史纪

实文学，结集成《读历史话英雄》一书，分

上、下两册出版。该书在岛内反响强烈，

台湾多家媒体进行推介，并在“好书大家

读”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读物。北京

《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和《温州日

报》都对此作过报道。

父亲70岁退休之后，仍继续参与《瓯

越文化丛书》《温州文献丛书》《瑞安历史

人物传略》等地方文献的编写工作，并担

任《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委员，

编写出版了《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

编》和《黄光集》两书。迄今累计出版43

部著作，发行量逾400万册，包括刊发的

文章，总字数达500万字，可谓著作等身。

(三)
父亲当过温州市政协副主席，但一生

甘于清贫，长期居住在温师院50平方米的

宿舍内，直到逝世时，也没能来得及住上拆

迁后的新房。不少人都替他惋惜。父亲却

自诩是个“精神富翁”，从教近半个世纪，桃

李满天下，这些学生才是他的最大财富！

“一枝一叶总关情”，父亲留下的那

43本著作，更是他生命的凝聚，是一笔弥

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一生学历史、教历

史、讲历史、写历史，并将历史与文学巧妙

结合，在创作道路上开辟出了一片新天

地。他治学严谨，尊重史实，从不“戏说”

历史，所写每本书、每一篇文章，都充满爱

国爱乡的情怀，传递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

父亲逝世后，温州多家媒体刊发悼念

文章，《温州日报》以大幅版面，同时刊登

章志诚和林树建先生的《史识渊博 治学

严谨》《教书育人 撰书诲人》两篇纪念文

章，对他表示深切缅怀。温州文史界知名

人士如张声和、沈洪保、卢礼阳、夏诗荷

等，都相继撰文悼念，从中可见父亲良好

的品行操守与口碑。

那天，我读长江韬奋奖得主、《法制日

报》记者陈东升所写《怀念马允伦老师》一

文，至最后一段时，不觉泪流满面。2011

年12月26日，父亲患病已失去记忆，但临

终一刻，他却轻唤着我的名字，还突然冲我

一笑。我以为是病情出现转机,却不料那

是回光返照，父亲在与我最后作别……

父亲走后，我一直坚持写作，相继出

版了《瑞安历史名人列传》等4本书，以及

30册《中国传统修身故事绘本》的文字说

明。如今，另一部30余万字的《温州历史

名人故事》也已脱稿。更为可喜的是儿子

知遥、知力两人，同样爱好文史，学有专

长，目前均在温州市文化部门供职。马知

遥曾与我合编过《自古英雄出少年》一书；

马知力擅长美术绘画，我所写的《瑞安古

代清官故事》和温州历史名人的文章，都

是由他绘画插图。薪火传承、家风延续，

先父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马允伦、马邦城父子出版的书籍马允伦


